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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翀 上海师范大
学教授、古籍整理研究
所所长、历史地理学科
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
为历史地图学、聚落与
城市历史地理、区域史
地与历史文化地理

转型时代城市文脉的历史形态学解读
——钟翀教授在上海通志馆“上海滩大讲堂·何以上海”专题讲座的演讲及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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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
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该建议指出“坚持城市内涵
式发展，大力实施城市更
新，建设创新、宜居、美丽、
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
人民城市”。前不久，提出
“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的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
出要把“完善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体系，完善城市风貌管
理制度，保护城市独特的历
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
观”作为今后城市工作的重
点任务。在中国城市步入转
型之际，必须找到富有创意
且不失底色的本土方法来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如何
提升品质、赓续文脉，走出
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
新路子，成为摆在中国面前
的一道“必答题”。上海师范
大学钟翀教授在上海通志
馆“上海滩大讲堂·何以上
海”专题讲座演讲中，介绍、
运用的“城市历史形态学”
相关内容，对当下具有启发
和现实意义——尤其是在
新一轮城镇发展与城市更
新中，如何从本地的历史文
脉出发，创新性保留城市的
独特风格与固有个性，解决
现代化发展出现“千城一
面”、城市建设缺乏历史文
化支点的难题。本文为他结
合演讲内容的深入阐发及
回答本报追问。

许多街巷往往具有惊人的历史深度
中国城市的历史源远流长，若从澧

县城头山古城址算起，已跨越六千余年。

自西周至近代，城市的空间形态日趋复

杂，城郭都市与地方城镇交相辉映，共同

构成中国人文地理上极富特色的城市景

观。深入考察此类传统城镇，汲取其历史

养分与创意精华，对于当前转型期的城

市更新与规划建设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

大价值。

从历史形态学视角审视，我国传统

城镇尚有许多未被充分认知的特质与共

性。例如，相比于欧洲、伊斯兰或玛雅的

古城，我们以木构建筑为主体的营建传

统、长期稳定的小共同体耕织生境等诸

多独特的人地因素，影响着中国众多的

地方城镇更趋向于形成迷路式路网、多

中心分散但又不失经济流动性与相互张

力的离心结构式形态与格局。

当前，我国相当一部分传统城镇存

在“过度同质化”“千城一面”的问题，逐

渐丧失地方风格与固有个性，导致城市

建设实践缺乏历史文化内涵的支点，也

给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具体实施带来

诸多困难。近年来，以康泽恩为代表的城

市历史形态学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关注。

该理论从形态类型学与形态发生学角度

出发，系统性地研究聚落、城镇、大都市

时空演变历程，并认为传统城镇的平面

格局之中通常较多保留了历史时期的生

长特征，是其空间形态发展历程的记录

复合体，因此非常值得当代城市建设者

关注。

根据这一理论，可利用有关平面格

局的现状调查与历史图文资料，开展

针对城市时空构造的“深刻鉴别”。通

过回溯城镇发展史，深入探查其历史

性演化的具体样态，准确鉴别其早期

形态、进而深刻揭示聚落本底，准确还

原历史景观。

举例而言，传统城市中的墙濠、坊市

等构造，其旧有的平面特征与地形轮廓

对后世的城市形态产生深远影响。早期

的自然山丘、河道往往会被后续的墙、濠

所利用，而墙濠在拆除之后也往往演变

为沿线形城墙的环状街道。此类自古由

来的环城街道在当代中国城市仍大量留

存，只需利用近代实测地图与现场调查

即可得以确认。

不仅是个别的、具体的组构，城市历

史形态学在系统研究城镇形态演化规律

方面也颇多阐发。例如，康泽恩就曾通过

城市过程演变分析，揭示了街道是城市

中最为固着而难以改变的空间体，也是

构成其空间骨架最早层次的关键要素。

这一规律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城镇

更新规划之中容易被忽略的路网结构，

许多看似寻常的街巷，往往具有惊人的

历史深度。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形态学视野下

的城市遗产观察与评估，与目前一般意

义上的城市文化遗产评估有所不同。由

于时间的侵蚀与人类活动的迭代，城市

历史形态学研究对象，很多是看似普通，

但在形态发育上具有普遍意义、历史深

度或地方个性的地物或空间。

近年来，我们研究团队以江南地区

的聚落、城镇为现场，以上海老城厢为

个案样板，追溯此类传统城聚的地块、

街道、组构的形成史，对传统城镇的特

定构型和空间单元的演变历程进行查

证。通过这些研究，不仅提出了多座江

南城镇的清晰复原方案，还获得了许多

新颖有趣的结论，打破了以往对于这些

城镇的部分习惯认知。

以上海老城厢为例，在对该城的形

态演变进行全过程梳理之后，可以明确

地将这座古老城镇的历史形态分为四

个生长阶段：

——最初为河埠型水乡市镇阶段

（北宋至元初），这一时期遵循典型的江

南水乡聚落—城镇发展轨迹，即沿黄浦

与方浜逐步发展而来的列状水路市镇，

其后逐渐演变为较大规模的复合型水

路城镇。

——元明之际进入环河型县市阶

段，城市空间已形成以方浜、肇嘉浜等

四条东西向干河为骨架，配合东街、县

南街等四条南北向干道形成纵横交

织路网，构成了上海县市的基本空间

格局。

——明嘉靖三十二年筑城后发展

为围郭型县城，城墙不仅界定了城市范

围，并且此时的城市街区已表现出与近

代相似的“东密西疏”的特征，即东部建

成区人口稠密，西部则仍为大量农田和

空地。

——近代至今则为嵌入型“城中

城”阶段，尽管1914年城墙被拆除，但
老城厢仍然完整保留了原有的街道系

统和空间肌理，中华路、人民路环线清

晰勾勒出昔日城墙的轮廓，内部路网结

构历经数百年仍基本维持原貌。

东门外的老上海滩即老城厢滨浦

地带是上海城市的重要发祥地，借助历

史形态学分析，发现该地带的街区形成

与黄浦江曲流发育密切相关：在近代的

滨浦街区之中，可以识别提取四条纵向

干线路轴，这些南北向路轴整体呈现向

北收敛紧束、向南纵列展布的帚状分布

状态，其醒目且有致的弧线形态，及其

路名所显现的成双成对的递传迭代（即

里、外马路，里、外洋行街，里、外咸瓜

街，里、外篾作街），均暗含着长期以来

滨浦滩岸的街区生长历程。经回溯分

析，发现这些纵向路轴实为不同历史时

期形成的黄浦江堤岸道路。

换言之，中古以来黄浦江“高昌嘴”

段岸线推移的动态变化都被深深地镌

刻在了老上海滩的外貌及其街区的肌

理之上。这项新的发现，亦有助于独立

验证与细化修正有关黄浦江江流形势

乃至“淞浦消长”这一说法。

因此，看似颇为混杂且缺乏整体面

貌的这座老旧县城，经过城市历史形

态学的深刻鉴别，可以发现它保留下

来的独特形态基因，进而体察极具历

史纵深的空间延续性。这座颇具辨识

度的“城中城”，堪称活态的城市历史

街区博物馆，非常值得在城市规划中珍

惜与活用。

城市历史形态学研究不仅针对单

体组构、单座城市有效，亦在构建区域

聚落—城镇历史形态演变规律等全局

性理论上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从形态

发生的角度来看，长三角地带的聚落演

化具有较强的进化方向与变化规律。水

乡河道的物流展开模式、散村型社会的

自组织形式等多种因素的叠加作用，造

就了该地域在聚落形态发育上表现出

从列状水路村落、列状水路市镇、交叉

状水路市镇，到复合型水路城镇这样由

低到高的阶序演进模式：

——江南素以水网密布、湖泊众多

为特色，早期聚落形态是在泛滥平原上

筑堤以围田挡水，并在圩堤微高处构建

住宅，由此逐渐形成条带状聚落，即所

谓“列状水路村落”。

——这一开发进程历时既久，聚落

得以发展，在若干枢纽中心形成市镇。

此类市镇由于受到聚落本底构形等条

件制约，依然沿着主街所依附的河道为

主轴逐渐纵向伸展，并以垂直主轴进行

横向扩张，由此形成条带形或长纺锤形

的“列状水路市镇”形态。“列状水路市

镇”是“列状水路村落”的成长发展类

型，它一般出现在某些符合中心地集散

条件的大型枢纽聚落，比如近代上海周

边的法华、高行、塘桥等市镇。这三个市

镇都有沿河道线状发育延伸这一共同

特点，此种形态也是江南地区中小型市

镇中最为常见、最具典型意义的传统城

镇类型。

——“列状水路市镇”进化的高阶

类型是“交叉状水路市镇”，它是由两条

沿河发展而来的主街交叉形成的城镇

形态类型，其交通物流条件比前者要高

得多，市镇规模、商业发达程度一般也

要远超前者，往往发展成为县城驻在之

地。此类市镇虽以十字交叉型较为常

见，但其依托既存河道发展而来，因此

也会出现斜交等多种变化类型。在近代

上海周边，南翔、嘉定、川沙等县城是比

较典型的“交叉状水路市镇”。

——“交叉状水路市镇”最终进化

为“复合型水路城镇”，后者是传统江南

市镇发育的高端形态。在“交叉状水路

市镇”中两条主街的诱导下，出现由一

条主街为基轴的众多横向支路以平行

于另一主街排列的鱼骨状形态，例如无

锡。或由两条主街为基轴的多数街巷纵

横交叉排列而成的大型栅格状建筑阵

列，例如嘉兴，现代太仓县城正处于这

一演变的过程之中。杭州、常州等因多

个历史层次的形态变化叠加而形成的

城市，则属于最为复杂的形态类型。

在上海老城厢及江南城镇现场探索

近年来，在与规划设计者的交流合

作中，我了解到中国传统城镇历史形

态的个性化研究虽十分迫切，但仍普

遍匮乏。

经过快速经济增长，当城市已经不

再享有所谓的“后发优势”，无法再从国

外城市建设中吸取先进经验，就必须找

到本土的方法来应对城市问题。同时，

各大城市在金融、商务及旅游业的竞

争，也都需要城市找到自己不同于其他

地方的优势定位。这两大变化会促使人

们回头去审视自己城市独特的历史和

文化，而两者皆指向城市曾经拥有的

“风土”——即该地长期以来的历史脉

络和社会文化背景。

意大利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伊塔洛·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一书中有

句名言：“组成这座城市的，是它的空间

面积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他因此

举例：灯柱的高度、系在灯柱与对面铁

栏之间的绳索，与古人大婚巡行时沿路

张结的彩带；栅栏有多高，与当年曾入

室的男子如何在黎明时分跃起爬过它；

檐槽的斜度，与他闪进窗子时一只猫怎

样沿着檐槽走过；还有，突然在海峡外

出现的炮艇的火器射程有多远、炮弹怎

样轰掉檐槽……

除了历史文化的空间记忆，先人建

立的土地开发模式，也仍在塑造着现代

城市。地貌形态，河流流向，文化，社会

结构以及节庆活动，仍在塑造着今日的

街道、地块、建筑朝向、住区的布局和城

市肌理。一座城市的形态需要长期的时

间积淀才会成形，而其基本骨架也需要

跨越几百年的历程和诸多地物与空间

的聚合才能形成。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当代的城市

研究有必要导入高度综合的城市形态历

史分期与细致入微的历史景观分层等比

较分析手段，在要素极为庞杂的现代城

市格局之中，深刻鉴别并成功揭示掩埋

在现代时尚表层之下、真正属于这座城

市特有的传统文脉。如此方可从城市路

网与自然地貌的长期调适、现代城市街

区对于某些特定的“形态框架”的继承，

乃至古今城市肌理与空间尺度的关联、

传统城市社区的独特组织形式等方方面

面查证各种历史基因，并据以完整诠释

城市个性与风格，同时也为其今后发展

指明方向，进而提出具体的建议。

在中国，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发

展之后，在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新

征程中，进一步提升对城市本土历史的

重视度、强调城市空间活力理念，对当

下诸多传统城镇的规划建设颇具启发。

毕竟，谁不希望一座能给当代中国

带来繁荣产业和先锋时尚的都市，同

时也何尝不能是一座深怀历史文化风

韵与独具地方个性的缤纷、隽永的老

城呢？

加强中国传统城镇个性化发展思考

本报见习记者 朱玲珑

问：以前我们认识和了解一座城
市，往往是从一栋建筑的外形风貌或
是一处遗址里的历史故事入手，呈现
为“点状”的知识；而您提出要从城市
整体的风貌肌理以及空间演化历史
来了解城市，则是动态演进的“立体”
思维，为什么会想到这种方式？

钟翀：我们现在看某些城市，除
了单座特色建筑和地标有所保留之

外，其余已经都是平推老街老区之

后的现代建成区，比如标准化住房、

簇新的高新区块。但海外的很多现

代化都市并非如此。在那些城市游

览或生活，会让游客在脑海里自然

留下对整体城市风貌和地方特色的

深刻印象。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

都得益于这些城市的历史形态与

历史景观演化脉络，得到了充分尊

重和合理保存。

因此，利用城市历史形态学的研

究视角，将有助于我们厘清城市物理

空间与逻辑空间的历史本底，发掘城

市的“形态基因”，还原城市的“原风

景”（Proto-landscape）。只有在充分认
知这种城市“原风景”的基础上，我们

理解城市才能更加深刻、更为“原汁

原味”，在建设和更新事业中真正尊重

每座城市的个性与历史。

另一方面，现在部分城市开发面临

“只知应为，不知何为”的困境。一些开

发商在进行大面积的土地开发时，虽然

深知保护老城风貌和特色街区的重要

性，但由于城市历史风貌整体性思维的

缺乏，以至于在具体建设实践中无法把

握合理还原或者选择性保留的正确方

法与操作尺度，也不清楚应如何去评判

城市肌理与单栋建筑的关联、去理解传

统城市社区的独特组织形式，等等。那

么，通过城市历史形态的深刻解读，也

将为探究城市空间记忆、鉴别各种遗产

的价值，乃至针对城市景观的全局性保

护与规划，提供较为明确的操作平台与

有力证据。

问：您觉得现在中国在城镇化发展
进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强调“在发展中
了解城镇的历史风貌以及地方性格”这
一点有哪些价值意义？

钟翀：记得台湾城市史研究者刘石
吉曾经说过：“如果任何一个城市，更新

以后都是一样的双子塔，一样的肯德基

和麦当劳，毫无口音的标准语，那这座

城市还有什么意思呢？”

过于同质化的重复建设，会导致许

多历史城市的原有个性消失。比如，现

在有些地方的城镇更新就是大规模的

机械平推，只有高大山体没法挖平，原

有的独特地形韵律已成绝响，留下一摊

苍茫茫的刻板地平面。又如，有些小城

镇的建设，就是简单的几种样板小区的

“复制—粘贴”，既有特色全被抽走了，

即所谓的“千城一面”。开发商在城市里

自建景观方面，缺乏与该城历史关联的

文化创意与相应的评估机制，带有强烈

的“平地造景”的突兀感觉。中国大量传

统城镇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未来产

业与城市景观的真正融合，在于这些有

历史积淀的、有地方个性的城镇去进行

“渗透式”“沉浸式”的发展。

一线城市、中心城市固然重要，但不

要忘记无数的中小城镇和乡村聚落是这

个国家的底盘。一个人只有主动脉，但毛

细血管不通就会百病丛生。从未来城市

的角度来说，城镇化的发展是要让每个

城镇所承载的它那一处的“地方性”文化

内核凸显出来。在这种“地方性”文化的

生长发育以及持续演进之中，蕴含着城

市发展的巨大潜力，只有因势利导地利

用“地方性”文化内核，才有可能吸引人、

留住人，并在不断地新陈代谢之中寻求

新的发展动能；才能走出“内涵式发展”

的稳健、坚韧的道路，从而真正实现未

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城镇化发展要让“地方性”文化内核凸显出来追问


